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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俄罗斯和韩国曾深入研究开展上游气田开发、管道建设、天然气销售一体化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气源地科维科克气田勘探开采权发生变化、俄对外出口天然气模式发生变化，三方合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俄开始实施扩大向亚太出口油气战略且中俄就通过东线供气达成一致，中俄韩开展天然气合作条件逐步成熟，且从促进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中韩经济合作以及在我国建立亚洲天然气交易中心等战略考虑，符合中俄韩三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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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东部地区的天然气储量超过67万亿立方米，约占全俄天然气资源总量的27%；中国和韩国拥有巨大的天然气消费市场2013年两国消费的天然气接近2200亿立方米，约占世界天然气总消费量的6.8%①，中俄韩开展天然气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苏联解体后，中俄韩曾尝试开展多边天然气合作，但无果而终。随着俄罗斯实质启动实施向亚太扩大油气出口战略及中俄就东线供气项目达成一致，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俄韩开展天然气合作的条件逐渐成熟。

 中俄韩天然气合作的历史回顾

1.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俄韩早期多边天然气一体化合作尝试


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俄韩曾深入研究开展上游气田开发、管道建设、天然气销售一体化合作的可能性，即上游共同开发俄境内的科维克金气田（位于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开采的天然气通过修建伊尔库茨克—北京—大连—韩国的管道出口，向中国和韩国供气。
科维克金气田勘探开采权曾几易其主，对中俄韩的天然气合作产生了连带影响。最初，西丹科石油公司（即西伯利亚－远东石油股份公司СИДАНКО）拥有科维克金气田开采许可证，其股东包括伊尔库茨克州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伊尔库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安加尔斯克炼油厂和韩国韩宝集团的子公司东亚天然气公司（EAGC）。1994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下称“中国石油”）与西丹科石油公司商定联合进行科维克金气田开发的预可行性研究，1996年3月预可行性研究完成时，该气田的许可证已转让给露西亚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露西亚石油公司”）。1999年2月，中国石油与露西亚石油公司签署了开展科维克金气田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总协议；2000年11月，韩国天然气公社（KOGAS）签署加入该可行性研究的协议。
根据原股东的开发方案，科维克金气田年产量为300亿～350亿立方米，开采的天然气除部分供应俄国内市场外，将向中国出口200亿立方米/年，向韩国出口100亿立方米/年；计划敷设从俄伊尔库茨克经满洲里到北京和大连的天然气管道（约4100千米），再从大连修建海底管道将天然气输往韩国。此后露西亚石油公司的股东曾几经变化，至2003年该公司股份构成是秋明-BP占62.4%、Interroc公司占25.8%、伊尔库茨克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占11.2%。同年11月，中国石油、俄露西亚石油公司、韩国天然气公社签署了《从俄罗斯科维克金气田向中国和韩国供气项目的经济技术论证报告》和《关于向中国和韩国市场出口天然气的初步供气（购气）意向书》。按照当时的设想，如果进展顺利，这一亚洲最长的跨国天然气管道工程在2005年破土动工，2008年全线投产，成为中俄韩互惠互利、三方共赢的标志性项目。

2. 21世纪初以来俄对中韩开展双边天然气贸易合作

自2000年普京执政并逐渐掌控俄罗斯国内局势以来，俄开始在油气领域实行再国有化政策。2004年1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下称“俄气”）总裁米勒提出，科维克金气田项目不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此气田不应在俄气控制之外开发。随后几年，俄政府部门动用行政、司法力量对露西亚公司股东施压。2006年6月，俄伊尔库茨克州检察院指控露西亚公司违反俄自然资源保护法及许可证开发协议；2007年1月，俄联邦矿产资源利用监督署也认定该公司违反许可证协议。在此期间，露西亚公司最大股东秋明-BP与俄气进行了多轮商谈，但因双方在合作模式、股份转让价格上存在较大分歧未达成一致。2007年5月，俄矿产资源利用监督署决定对露西亚公司再次进行审查，并声称将吊销其科维克金气田开发许可证。面对巨大的行政压力，2007年6月，秋明-BP与俄气签署协议，承诺将在三个月之内将所持有的露西亚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俄气，但此协议并未得到履行。2010年6月，秋明-BP向法院提交露西亚公司破产申请。2011年3月，法院主持露西亚公司资产拍卖会，最终俄气以223亿卢布（合7.7亿美元）买下露西亚公司全部股份。至此，一场关于科维克金气田的争夺战落下帷幕，俄气借此获得了将东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到亚洲市场的主导权。
作为俄天然气出口法确定的天然气出口唯一协调人，俄气开始启动与中国、韩国的天然气合作谈判，主要以俄中、俄韩的双边方式进行，且合作范围仅限于天然气贸易，不涉及中国或韩国天然气购买商参与俄境内气田开发的问题。2006年3月，中国石油与俄气签署《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拟修建东西两条天然气管道，西线供气规模300亿立方米/年，东线供气规模380亿立方米/年。该文件的签署预示着中俄韩三方探讨的集气田开发、管道建设、天然气贸易为一体的合作项目谈判告一段落。

 中俄韩天然气合作的现实可行性

1. 俄韩两种天然气管道建设方案行不通

尽管俄韩两国就管道供气进行了深入的双边谈判，但韩国进口气量有限且其在俄能源外交中处于非重要地位。其实，俄韩曾讨论过两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修建管道向韩供气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直接修建海底管道到韩国，但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两个原因。一是项目的经济性问题。为向韩国供应1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而修建海底管道，管道输送量小，投资巨大，投资回收期长。二是进口国单一。管道建成后仅有韩国一个目标消费市场，项目下游天然气出口完全受制于韩国。俄有向土耳其出口天然气修建“蓝流”管道而后者进口气量达不到协议气量的前车之鉴，估计俄方不愿再修建类似管道。
第二种方案是通过陆路修建过境朝鲜的管道向韩国供气，从路径看是最为便捷的通道。2011年9月，俄气分别与韩国天然气公社签署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修建至韩国的天然气管道合作路线图，与朝鲜石油部签署天然气管道项目谅解备忘录[1]。根据路线图规定，俄韩双方将在2013年起修建经朝鲜至韩国的输气管道，管道全长1100千米，其中朝鲜境内约700千米，2017年开始正式供气，年输气量100亿立方米。但有专家认为，实施该项目存在现实障碍：一是朝韩之间的紧张关系，韩国方面担心朝鲜未来会利用此管道在政治及其他问题上对韩施压；二是来自美日的反对，美日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局势正常化，抑制朝鲜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担心俄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上升[2]。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2013年5月韩国媒体报道，从俄引进管道天然气的项目搁浅[3]。

2. 中俄韩开展天然气合作具有现实可行性


在俄实施能源出口多元化、扩大对亚太地区油气出口战略中，中国是俄油气资源的主要消费市场，俄韩天然气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天然气合作的进展。历经20年漫长谈判后，2014年5月，中国石油与俄气签署《中俄东线管道供气购销合同》，这成为改变东北亚能源合作格局乃至世界天然气市场格局的重要事件。根据合同规定，从2018年起，俄罗斯将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主供气源地为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恰扬金油气田（高峰产量250亿立方米/年）和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金气田（高峰产量300亿～350亿方立方米/年）。此前中俄韩三方谈判的科维克金气田开发、管道建设及天然气贸易的合作方案明确被搁置，在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俄韩以新模式开展天然气合作的现实可行性有二。
一是中俄达成东线管道供气项目协议为向韩国供气创造了可能性。为实施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向中国供气，2014年9月，俄启动“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建设及恰扬金油气田开发。中国将在境内修建从中俄边境交气点黑河市经东北到华北、华东地区的天然气管道。中俄双边就供气商务条件达成一致及管道基础设施的修建，为中俄韩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降低了多边合作的难度。俄在东北亚能源合作的策略是要利用中日韩之间的竞争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由于战略地位和市场容量的不同，中韩对俄天然气资源不存在竞争性。相反，中俄签署东线供气合同后，韩将从中受益，从中国修建管道向韩供气具备了可能性。
二是俄东部地区具备向韩供气的资源基础和管道设施，近期俄在谋求从已建成通气的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管道对外出口天然气。该管道全长1800千米，2009年7月底启动建设2011年9月，一期工程建成投产，2012年9月向APEC会议所在地符拉迪沃斯托克供气，输气规模达到60亿立方米/年。未来全部14个压气站建成后，管输能力可达到300亿立方米/年，萨哈林-3项目开采的天然气将作为管道气源，俄需要为增加的天然气产出寻找新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俄气也正在论证在该管道终点符拉迪沃斯托克投资建设天然气液化厂。从经济角度分析，直接从已建的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管道出口天然气需建设压气站，建站相比新建液化厂投资较少。中长期看，中俄东线供气规模380亿立方米/年，俄开发恰扬金气田、科维克金气田在实现对中国供气后，气源仍能满足向韩国供气100亿立方米/年，且届时俄将建成雅库特（恰扬金气田）—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管道，供气基础设施也完全具备。

 中俄韩天然气合作的模式探讨

综合考虑近年来俄罗斯对外天然气合作的政策、方式以及中俄天然气合作的经验，从现实可行性出发，笔者认为开展中俄韩三方天然气合作有以下两种可能模式。
第一种模式：俄将天然气过境中国再销售给韩国，即俄与韩签署天然气购销合同，俄中韩签署管道过境中国的协议。有观点认为，俄韩天然气合作对中国构成竞争，因为与中国市场的天然气价格承受能力相比，韩国作为高端消费市场的承受能力更强。笔者认为，中俄签署东线供气合同后，俄向中国供气的价格已商定，俄韩今后确定的天然气价格对中俄天然气合作不会产生影响。但近年来，俄推崇的天然气出口策略是尽量避开过境国直接向天然气消费市场供气，过境中国向韩供气增加了第三国，这是俄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二种模式：俄将天然气销售给中国，中国修建管道后将天然气销售给韩国。这一模式的优势是俄只负责在中俄边境交气，不负责过境国管道建设，其对增加过境国的顾虑可以消除。对俄而言，此模式的不利因素是俄无法利用天然气在东北亚地区实施能源外交，天然气只是作为普通的商品销售。过境中国通往韩国的管道存在两条可能路径：一是由沈阳经朝鲜陆路到达韩国，二是由沈阳至大连通过海底输气管道到韩国。鉴于上文分析的朝韩关系紧张及半岛局势的不稳定性，从政治风险考虑，通过海底修建通往韩国的天然气管道的方案较为现实可行，当然需充分论证修建跨海管道的经济技术风险。
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模式，对俄而言可以增加对亚太市场的天然气出口，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增加天然气出口收入，同时促进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包括萨哈林）地区的天然气开发，提高已建成管道基础设施的管输效率和经济效益，带动俄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符合俄的战略利益。
 开展中俄韩天然气合作的地缘战略考量

能源合作不是简单的经济合作，而是战略性合作，既有利于提高合作主体的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也会促进合作主体间战略利益的融合，增强相互间的政治互信。开展中俄韩天然气合作可实现三方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

1. 有利于韩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

韩国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也是能源消耗大国，消耗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本国资源匮乏，所需能源约97%左右需要从海外进口。2014年韩国消费天然气522亿立方米，同比增加6%，全部以液化天然气方式进口②。开辟新的资源来源地、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是韩的迫切任务，如果能途经中国进口管道气，则有助于韩增加进口能源的数量和种类。

2. 有利于推动中韩经济合作、增强战略互信

中韩经济合作加深了两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促进了各领域的合作，促使两国形成诸多相关利益部门。2012年5月，中韩两国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2015年2月25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称中韩双方完成了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计划在2015年上半年正式签署协定，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自贸区的建立将会提高中韩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开展中韩天然气合作可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自由贸易商品种类。
中韩两国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近些年来，韩国不再完全依附于美国，而是试图在中俄和美日之间寻求平衡，从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出发，努力提升其自身战略地位，逐渐成为地区秩序的建构者。自1982年中韩建交20多年来，两国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但两国在历史文化、海洋争端、贸易不平衡以及民族情绪等方面仍存在分歧和争议，“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不是内涵的实现，而是努力的目标”，两国关系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中韩开展天然气贸易会促进经济合作，其“外溢”效应将逐步扩展到政治领域，会增加贸易伙伴间的政治理解，增强战略互信。

3. 有利于推动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也是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且经济和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俄作为能源生产国，中日韩是能源消费国，双方具有共同利益。俄需要资金和技术来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资源，中日韩需要可靠的能源供应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中日韩开展对俄能源合作必然存在竞争，俄为提高自身的谈判地位，更愿意开展双边合作。
关于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近些年来，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构想，但尚无实质性进展。笔者以为，上文提出的中俄韩天然气合作模式，兼顾了中俄韩各方的利益，避免了中韩之间的竞争，将促进区域油气管网的建设，可以是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从双边到多边的有益探索，也可为未来建立地区能源合作制度安排奠定基础。


4. 有利于促进在我国建立亚洲天然气交易中心

亚洲主要天然气消费国中，除中国自产70%左右的天然气外，日、韩、印度、新加坡等国天然气需求基本依赖进口，且主要是以液化天然气形式。由于进口液化天然气主要是长期合同，价格、市场缺乏灵活性，且进口形式单一，在亚洲天然气消费市场产生了“亚洲溢价”现象。此外，尚未建立区域性的天然气交易中心也是产生“亚洲溢价”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日韩以及新加坡都力推要在本国建立区域天然气交易中心。
中国有独特的优势，市场容量大，国产气、进口气气源来源多元，天然气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天然气市场参与主体多元，我国政府陆续推出天然气行业改革政策，营造市场竞争环境。在操作层面，我国已于2015年1月批复设立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计划在2015年4月开始运作，部分放开价格的天然气将进入该中心进行现货交易；国家天然气价格改革明确以上海为计价的基准点，从长远战略考虑，未来可以在上海设立亚洲天然气交易中心，形成上海枢纽中心天然气价格。通过向韩国输送管道天然气，我国将成为地区天然气过境国或输出国，可提升我国在亚洲天然气市场的地位，增加在我国建立亚洲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有利因素。
（本文摘自： 2015Vol.4《国际石油经济》）

